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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真是的”“真的是”为研究对象，依托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基于主观化理论，对其语法化历程

和语义功能做了初步考察。在语法化层面，“真是的”源自“真是”，后附语气助词“的”进一步固化

为话语标记；“真的是”则由副词“真的”修饰判断动词“是”演变而来。在语义层面，“真是的”与

“真的是”均可表达埋怨、不满等情绪，但前者语气更强；在非负面语境中，“真是的”偏向假性埋怨，

而“真的是”更常用于表达赞叹、感慨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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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ourse markers “zhēn shì de” and “zhēn de shì”, based on data from 
the Peking University CCL Corpus and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zhēn shì de” originates from “zhēn shì”, with the su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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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nt addition of the modal particle “de”, which eventually becomes fixed as a discourse marker. 
“Zhēn de shì”, on the other hand, evolves from the adverb “zhēn de” modifying the copular verb 
“shì”. Semantically, both markers are used to express emotions such as complaint and dissatisfac-
tion, but “zhēn shì de” conveys a stronger tone. In non-negative contexts, “zhēn shì de” often im-
plies pseudo-complaint, while “zhēn de shì” is more frequently employed to express admiration, 
exclamation, or emotional resonance. 

 
Keywords 
Adverb, Discourse Marker, Subjectific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真是的”和“真的是”是一对在形式上和功能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的话语标记。比如： 

(1) 一顿不吃也饿不死你。真是的。你就是现要吃，我也得变得出菜啊！1(六六《蜗居》) 

(2) 真的是，为了手机，你连饭菜都冰冰的吃。(刘醒龙《凤凰琴》) 

在以上用例中，“真是的”和“真的是”两者对真伪判断的本意已不再起主导作用，而是起着话语标

记 2的作用，表达对听者的不满语气。本文将对这两种形式从实义副词到话语标记的语法化过程及二者语

用功能的差异作一初步考察。 

2. 研究现状 

2.1. “真是的” 

在共时层面，以往研究主要围绕其性质、句法特点、语义和语用功能展开探讨。对于其性质，郑娟

曼(2012)将其归为“贬义性习语构式”[1]，郭晓麟(2015)认为其为“评述性语用标记”[2]，王琦等(2011)
强调其为“凸显主观性指示标记”[3]，李先银(2015)与朱婷儿(2022)则将其作为“话语标记”[4] [5]。在

句法上，以往研究普遍认为“真是的”位置灵活，常与“可”“也”等副词共现。关于其语义语用功能，

吴青军(2007)、王幼华(2011)认为它既可表达肯定确认，也可表示责备情绪[6] [7]。李先银(2015)进一步将

其负面意义细化为“斥责、责怪、抱怨、嗔怪、客套”等[4]。在语用功能方面，彭琴(2011)指出“真是的”

具有传信、焦点突出和主观评价等多重语用功能[8]。 
从历时视角看，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真是的”的语法化路径与机制。王琦(2011)、彭琴(2011)、孙屹

涛(2019)等认为，该结构由“真是”经词汇化、语义虚化演变为话语标记，最终附加语气助词“的”，形

成现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真是的”[3] [8] [9]。 

2.2. “真的是” 

相较于“真是的”，“真的是”的研究相对较少。乔丽娜(2019)将其意义用法划分为四类，并从语用

 
1本文的例句均来自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古代汉语语料库。 
2话语标记的界定各位学者众说纷纭，本文沿用 Schiffrin (1987: 31)的观点，她认为话语标记具有以下几点特性：语法上是独立分布

的，不再与相邻成分发生语法关系；语义上具有非真值条件性；语音上是可识别的，通过重音、停顿、弱化等能够加以识别；功能

上连接临近语，建立话语之间的连贯性，从而使话语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可以在话语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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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音韵制约、再分析及文体限制四个方面探讨了其主观化机制[10]。朱圳(2020)则将“真的”与判断

动词“是”构成的“真的是”视为确认意义的特例，其余用法均归入话语标记范畴，研究视角与本文有所

不同[11]。李晓烨(2017)认为“真的是”是通过在“真是”之间插入“的”形成的[12]，但朱婷儿(2022)持
否定意见，指出“真是”一旦结构定型，整体性较强，难以插入其他成分[5]。 

2.3. “真是的”“真的是”的对比 

在“真的是”与“真是的”的对比研究中，朱婷儿(2022)从评注对象、人称分布及主观评注等角度进

行了定量分析。研究指出，“真是的”只承担负面主观评注功能，而“真的是”则兼具负面与非负面评

注，且两者比例相近。此外，“真是的”更倾向于表达不满、埋怨等情绪，“真的是”则常用于传达无

奈、无助等消极感叹[5]。本文对此持有怀疑态度。 

2.4. 存在问题 

从现有研究看，关于“真是的”和“真的是”的相关探讨已较为丰富，涵盖了其语义特征、语用功

能及语法化等多个方面。然而，我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如，“真是的”的历时演变过程描

写得还不够细致和完善，其是否仅具有负面主观评注功能也存在争议。“真的是”由于历时语料的不足，

其语法化路径尚不确定，存在不同的见解。此外，二者在语法化路径及语用功能上的差异也缺乏系统性

的对比。基于此，本文将着眼于这两种话语标记的主观化过程，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同时切入，对其

语义演变路径及语用功能的形成及差异尝试做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3. 主观化与语义演变 

Langacker (1990)将主观化界定为“一个客观关系消退，留下一个原本寓于其中的主观关系，后者寓

于前者的概念化过程之中”[13]，即主观化过程是一个语义弱化的过程。沈家煊(2001)也指出：“‘主观

性’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主

观化’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14]。 
“真是的”和“真的是”从真伪判断到主观情感的表达演变的语法化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主观化和

语义演变特征。以往关于语义演变的研究多侧重于历时角度，郭锐(2012)则指出，建立义项之间的语义关

联，不仅需要历时语料的支撑，也应结合共时语料。语言在历时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义项，往往可以

同时保留在当下的语言系统中，通过共时语料可对这些义项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拟构[15]。因此，本文借

鉴郭锐(2012)提出的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拟构“真是的”与“真的是”的共时语义演变路

径，再通过历时语料对共时推测进行验证，进一步探讨其语义演变的动因及两者之间的异同。 

4. “真是的”“真的是”的语法化 

4.1. “真是的”的语法化历程及机制 

4.1.1. 共时 
在思考“真是的”的来源时，我们首先注意到“真是的”和省略“的”单独作话语标记的“真是”在

语义功能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3) 肯定没有走远，不然为什么院门没有上锁呢？真是的，也不好好在家呆着，害得人回来冷冷清清的，真扫兴。

(谌容《梦中的河》) 

例(3)中的“真是的”去掉“的”对句义基本没有影响。基于此，我们拟构“真是的”来源于“真是

+ 的”，即先是“真是”发生语法化形成话语标记，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后附语气助词“的”形成。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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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真是”中的“真”原型义为表示“真假”的“真”，因此可以设想“真是”最初的原型义为副词

“真”修饰判断动词“是”。两者尚未语法化为一个固定结构。在此阶段，即使省略“真”也不影响句子

的真值条件。如： 

(4) 这真是我们多年的愿望，衷心地感谢党领导我们作了这样有意义的好事情。(《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5) 昆生说：“我真是给你买的，不信你瞧，那不是桌子上那个匣子盛着哪吗？”(《聊斋·青蛙神》) 

例(4)后接的是名词性成分，例(5)后接的是“的”字结构。齐沪扬等(2005)指出“是……的”结构表达

判断时，实质上是“的”字结构作宾语的“是”字句[16]。在这一阶段，“真”尚且表示客观的真性事实，

但当说话人想要强调所叙事项的真实性以说服对方或单纯就想表达自己的态度、感情时，“真”往往会

带上对比重音，从而具有较明显的主观性。如下例(6)中的“真”并不单纯表示后项判断的真假，还兼有

说话人的感叹之情。 

(6) 她说：“俺兰英真是个好孩子，往年我雇人种地还得雇人送饭，今年不光没有雇人，庄稼还长的比往年好。”

(《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真是”的后面一般多为名词性成分或“的”字结构，但也有谓词性成分的情况，比如具有形容词

或心理动词性质的表达 3。比如： 

(7) 因指其血迹道：“你低头也瞧瞧，杀人血迹，现在你身上带着，你竟敢粉饰撒谎，欺负我不打你，真是可恶

之至。”(王冷佛《春阿氏》) 

(8) 提起这十五年来的地狱生活，我真是愤慨万分。(《人民日报》1949 年 8 月) 

这些谓词性成分由于自身能够脱离“真是”而独立成句，且谓词性成分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多前接

副词性修饰成分。于是，这些因素极有可能促使“真是”发生了重新分析。Hopper & Traugott (1993)指出，

重新分析是指两个成分之间的融合，通常为两个或者多个成分融合成一个单位[17]。“真是”在这一阶段

从“副词‘真’ + 判断动词‘是’”的语法结构逐步转变成为一个副词性成分。例(7)和(8)中的“真是”

均可做以上两种理解。这一身份的转变是“真是的”语法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真是”被重新分析为一个词后，开始向话语标记演变。由于其后接的形容词性成分多带有强烈的

主观评价性，于是语境吸收机制发挥了作用，使得“真是”逐步吸收了后项的主观评价义。《现代汉语八

百词》中将习用语“真是”解释为“表示不满意或抱歉。后有停顿”[18]，说明其已不再承担完整判断句

功能，而更多地用作话语标记，表达情绪态度，例如： 

(9) 马恒建立刻支持：“对喽，搬开瞅瞅。老爷子也真是，这么多年了死守个古训，房子都要拆了，还不让动它，

搬开吧！”(《冬至》) 

(10) 一个人背着个小小的柳罐斗，起五更睡半夜，往返四十多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才能背回一小口口水来。真

是，一路上流的汗比背回来的这点水要多几倍啊！(《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例(9)中的“真是”表示马恒建对老爷子死守古训的顽固思想的抱怨。例(10)的“真是”独立成句，表

达强烈的感叹和同情。此时“真是”已经虚化为纯粹的话语标记，它不再参与句法结构，仅起情态和语

篇衔接功能。 
语气助词“的”附着于话语标记“真是”之后，构成更具情绪色彩的“真是的”。以往研究较少关注

“的”的附加机制。苏政杰(2010)指出，“的”经历了从语法词到词内成分的语法化过程[19]。在“真是

 
3心理动词与动作行为动词相比，因其表达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因此在语义上更接近于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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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的”原本可独立附着句末，后因口语中高频使用，逐渐语法化为与“真是”结合的固定表达。

范晓蕾(2024)亦指出，语气助词“的”虽可省略，但语气表达有所减弱，主要用于主观确认[20]。 

(11) 老丫头单纯幼稚没心眼儿，她并没有勾光宗，这套儿是四爷设下的，真是的，四爷不该鼓捣撺掇这种事儿，

太不门当户对了。(魏润身《挠攘》) 

例(11)说话人通过“真是的”加强对四爷行为的不满与责备。说话人往往通过省略“真是的”后续要

表达的内容，以追求表达的经济性，符合“不过量准则”。此外由于常用于表达责备，埋怨等负面情绪，

若直接说出，可能会对听话人的“面子”造成威胁，因此也符合另一个语用原则，即礼貌原则。 
综上，可以将“真是的”的语法化历程归纳为：真值判断“真是”→语气副词“真是”→话语标记

“真是”→附着语气助词“的”。将语法化过程表示为图 1： 
 

 
Figure 1. The synchron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zhēn shì de” 
图 1. 共时构拟的“真是的”的语法化过程 

4.1.2. 历时 
彭琴(2011)指出，用于表达真值判断的“真是”连用形式最早见于六朝时期，至宋代开始大量使用。

在宋代，“真是”还开始用作表示感叹的语气副词。而语气标记 4“真是的”则最早出现在清末[8]。但彭

文并未说明话语标记“真是”出现的朝代。吴青军(2007)则认为，“真是”在六朝时期已用于对人的判断

性评价，宋代开始出现责怪或抱怨意味的用法，至清代此类用法日益增多[6]，然而，并未说明表示真值

判断的“真是”出现的具体朝代。 
本节拟在彭琴(2011)和吴青军(2007)的基础上，完善“真是的”由表真值判断发展为语气标记的历时

语法化过程，以期揭示其语义演变路径。  
在东汉时期，发现有如下例句： 

(12) 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王充《论衡》) 

(13) 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尧之德明也。(王充《论衡》) 

(14) 善哉，子之言真是也。(《太平经》) 

在例(12)中，“真”作副词，表示“确实”，用以修饰形容词“是”，后者意为“真实的、正确的”。

例(13)与例(14)同属此类结构。虽然该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常见，但可以看出，“真是”最初的用法是

由副词“真”修饰形容词“是”构成的。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尚未被指出。 
随着“是”向判断助动词语法化，“真是”开始后接名词或形容词等成分，用于对人或事物的判断性

评价，也开始带有说话者的主观性。吴青军(2007)指出“真是”在六朝时期已用于对人的判断性评价[6]，
如例(15)。观察语料可以发现到了唐代，该用法逐渐增多，且语义范围有所扩展，不仅用于对人的判断性

评价，也开始出现对物和对事的判断性评价，如例(16) (17)。 

(15) 咸皆叹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错！”心生信服，悉来致敬。(求那毗地《百喻经》) 
 

4“语气标记”与“话语标记”在本文中视为同一概念，不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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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孤标百尺云中见，长啸一声风里闻。桃李傍他真是佞，藤萝攀耳亦非群。(《全唐诗 4》) 

(17) 水巷风尘少，松斋日月长。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全唐诗 3》) 

例(16)则是对所描绘的“桃李依傍青松”这一行为的评价，认为这种依附行为不过是取巧之举，带有

一定的贬义色彩。例(17)则反映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对闲适生活表达了积极评价，认为这实在是一

种难得的状态。 
到了宋代，“真是”的用法基本延续唐代的用法，主要用于对人、事、物的判断性评价。吴青军

(2007)指出宋朝开始出现表达对人责怪或埋怨的“真是”用法，如例(18)。同时，指出用于表达责怪、

抱怨等情感的“真是”在清朝也明显增多，如例(19)，此外，话语标记“真是的”于此时出现，如例(20) 
[6]。 

(18) 程朝奉道：“姊夫真是不惯衙门事体！我与你同是徽州人，又是亲眷，说道从幼结儿女姻，也是容易信的。

(凌鞒踔《初刻拍案惊奇(上)》) 

(19) 怒道：“万般闲物，可以赊脱得，惟有神明的求神问卜之资，难以拖欠。你这人真是可恶，动劳贫僧一番，

分文不与的么？你真不拿出钱钞来，休想拿出此包囊。”(西湖居士《狄青演义》) 

(20) 胜爷一听金头虎说得有理，不觉笑道：“真是的，我这大年纪，还不如傻小子呢。”(张杰鑫《三侠剑(上)》) 

通过观察语料还发现清朝时期出现了表示感慨的“真是”的用法，如例(21)。 

(21) 真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唐芸洲《七剑十三侠(上)》) 

通过对历时语料的考察可以发现，“真是”的最早用法为副词“真”修饰形容词“是”。随着“是”

的语法化，其词性逐渐转化为判断动词，“真是”也由此发展为语气副词，进而演变为话语标记。最终附

加语气助词“的”，形成完整的话语标记“真是的”。结合历时语料的分析，本文对“真是的”的演化路

径作进一步补充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zhēn shì de” 
图 2. “真是的”的语法化过程 

4.2. “真的是”的语法化历程及机制 

4.2.1. 共时 
朱婷儿(2022)将“真的是”在共时层面的用法分为四类：跨层结构、过渡阶段、语气副词和话语标记

[5] (见图 3)。本文认同朱婷儿(2022)指出的这四种用法。 

(22) 他真的是我一个非常欣赏的剧作家，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跨层结构) 

(23) 我觉得人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学生说，我说先做人，先把人做好，人做不好，什么都别说。(过渡阶

段) 

(24) 关于朴老，我多年前就看过一篇文章，题为说不尽的《赵朴初》，真的是说不尽啊！(语气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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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实在电影学院那段时间，说实话我心态比较复杂，真的是，因为我突然到了那样一个环境里面，我突然

发现自己不太适合那样一个环境。(话语标记)5 

例(22)中，“是”表判断，构成判断句核心，“真的”不参与命题传递，可省略。例(23)中，“真的”

与“是”结合不够紧密，“真是的”主要承担语气上的强调功能，处于过渡阶段。例(24)中，“是”已虚

化，“真的是”整体转化为语气副词，修饰谓语，体现“重新分析”机制下的整体化趋势。例(25)中，“真

的是”已脱离句法结构，演变为话语标记，不再修饰具体成分。 
 

 
Figure 3. Synchronic-level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zhēn de shì” 
图 3. 共时层面构拟的“真的是”的语法化过程 

4.2.2. 历时 
朱婷儿(2022)基于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考察指出，在明朝出现了两种形式的“真的是”，一种是与

“假的”相对的“真的”和判断动词“是”连用，如例(26)，另一种是以“逼真的是”、“果真的是”、

“当真的是”、“真真的是”的形式出现的，如例(27) [5]。 

(26) 天师道：“不可。依贫道愚见，请国师出来，高张慧眼，真的是真，假的是假，就分别得出来，庶无玉石

俱焚之惨。”(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二)》) 

(27) 金天雷是个莽撞将军，一径跑到禅堂里面，只见逼真的是个国师老爷坐在那里念经。(罗懋登《三宝太监西

洋记(三)》) 

清朝出现了副词“真的”修饰动词“是”及其宾语的句子，如： 

(28) 叔父啊，这位吕先生，才真的是天上有数的大罗金仙啊！(无垢道人《八仙得道(下)》) 

“真的是”作为副词使用，最早见于 20 世纪 20 年代，如： 

(29) 侯老侠面带笑容道：“老哥老弟们，真的是自己不慎失火，我弟兄当然不赔；这把火是跟我有仇的人放的，

我会叫候宝管家按户赔偿的。”(常杰淼《雍正剑侠图》) 

(30) 法广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合适，不绷不吊，然后从房上“唰”地一下儿下来了，法广身法不错，真的是

落地无声。(常杰淼《雍正剑侠图》) 

可见，“真的是”的历时演变过程目前仅能还原其中的一部分，尚不够完整，但即便如此，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印证共时语义演变的合理性。其演变路径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zhēn de shì” 
图 4. “真的是”的语法化过程 

 
5例句出自朱婷儿(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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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是的”与“真的是”的比较 

5.1. 语义比较 

5.1.1. 负面情绪 
通过观察语料可以发现，“真的是”在语法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话语标记用法中仍保留概念义的现

象。例如： 

(31) 真的是！尤里安这小子比我想象中还呆哩！如果他够机灵的话，就应该懂得如何抓好女孩子的心理啊！(蔡

美娟《银河英雄传说》) 

在例(31)中，尽管“真的是”之后出现了语义上的停顿，其用法仍承载了对“尤里安比想象中更呆”

这一判断的主观确认功能。同时，该表达也隐含了说话人对尤里安迟钝反应的轻微不满情绪，具有一定

的评价色彩。可见，“真的是”在语法化过程中尚未完全脱离其原有的判断功能，在作为话语标记使用

时，仍保留一定的语义核心，并叠加主观情态色彩。 
与此相对，“真是的”作为话语标记，其原有的概念义已基本消退，表现出高度的语法独立性及主

观性。如下例所示： 

(32) 唉！要不是上回淹大水，我家墙上还有几篇。真是的！(张大春《四喜忧国》) 

例(32)中的“真是的”其核心作用在于承载说话人的情绪立场与主观评价，表达了对水灾导致损失

的不满或惋惜的情绪。 
在表示负面情绪时，“真的是”的责备程度较轻，倾向表达一种弱埋怨，而“真是的”责备语气较

重，倾向表达一种强埋怨，可能是因为“真是”本身就能发展为话语标记，在之后又有语气助词“的”加

强了语气。 

(33) 你这个人，真薄情。买卖不成情分在嘛！你连个屁都不放，真是的。(六六《王贵与安娜》) 

(34) 林大妈还是要夺那扁担：“真的是，倒像真抓了您的差啦。”(《人民日报》1962 年 3 月) 

例(33)表示说话人对对方强烈的不满。例(34)表达了说话人的对自身行为的轻微自嘲。 
由此可见，在不少语料中，“真的是”仍保留原型义，具备一定实义性和结构完整性，相较之下，

“真是的”的语法化程度更高。其核心差异在于句末语气助词“的”的附着化使用：“的”不仅标示话语

终点，提示内容已完成，还能强化语气，增强情绪色彩，使“真是的”表达的责备更为强烈；而“真的

是”则语气较缓，多用于轻微埋怨或无奈。 

5.1.2. 非负面情绪 
话语标记“真是的”和“真的是”在特定语境中，其原有的否定或责备色彩被显著弱化，可以表达感

慨的情绪，例如： 

(35) 真是的，一个人一种活法儿。(魏润身《挠攘》) 

(36) 我觉得他已经把男人之间的那个情谊，已经做到一种极致，看他那个电影，真的是，哪怕是我们女性的观

众，都会觉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杨澜访谈录 II) 

另外，在非负面情感语境中，王幼华(2011)指出“真是的”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假性埋怨用法。此类

用法在表面上呈现出类似责备的语气，但实际上并不表达真正的负面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亲昵、调

侃、撒娇或打趣的语气。这类“埋怨”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反而强化了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感。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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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肖科平正在灯下摊着曲谱看，韩丽婷端着两碗热腾腾的汤元用身子顶开门进来：“我都做好了。”“哎，

你也真是的，多麻烦。”肖科平只得起身接过盛汤元的碗。(王朔《无人喝彩》) 

在例(37)中，韩丽婷为肖科平准备了汤元，后者回应“真是的，多麻烦”，表面上似乎带有轻微的责

备意味，实则是在表达一种略带嗔怪的感激与亲昵，带有较强的礼貌性与客套色彩。这种用法常见于亲

密关系或熟人之间的互动，语气轻柔，带有感情色彩，已脱离原本的否定语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真是的”和“真的是”均具备表达非负面情绪的语用功能。但两者在具体

表达的非负面情绪类型上存在一定差异：“真是的”多见于客套、礼貌性互动语境中，具有一定的交际

策略性；而“真的是”则更常出现在主观情绪强烈的场合，主要用于表达如赞叹、感慨等情绪，具有更明

显的情绪外显性和主观评价色彩。 

5.2. 语法化路径比较 

综上可见，“真是的”和“真的是”在语义演变上呈现相似路径，均由实义副词逐步演化为独立的话

语标记，脱离原有句法依附关系。尽管演化趋势相近，但其具体语用功能的差异导致语法化路径存在细

微分歧。 
从历时角度看，“真是的”源于“真是”的真值判断功能，后附语气助词“的”，逐渐固化为情绪色

彩更强的话语标记。而“真的是”则由副词“真的”修饰判断动词“是”构成，保留真实性判断的语义，

语气相对缓和，语法化程度较低。 

(38) 开门的居然真的是个漂亮小女孩。(古龙《陆小凤传奇》) 

(39) 开门的居然真是个漂亮小女孩。(作例) 

上述两例体现了“真的是”与“真是”在原型意义上均用于命题真值的确认，即判断“开门的是个漂

亮小女孩”。但两者主观性略有差异：“真的是”中“双音节”副词“真的”语气较中性，偏向客观确

认；而“真是”由“真”修饰“是”，虽同样表达确认，但在例(39)中带有惊讶、肯定或感叹等主观色彩，

语气更强烈。并且观察“真是”表示真值判断的例句时可以发现，许多句子往往会搭配形容词，比如例

(40)中的“好”，或者包含比喻性的表达，比如例(41)中将“你”比喻成“诸葛亮”。 

(40) 你真是我的好弟弟！(巴金《家》) 

(41) 你真是我的诸葛亮也。(陆士谔《清朝秘史》) 

由此可见，话语标记“真是的”在历时演化中其主观性色彩在“真是”原型结构中便已初现端倪，相

较之下，“真的是”则更侧重于客观事实的确认，其主观色彩较弱。 

6. 结语 

本文系统分析了副词话语标记“真是的”和“真的是”的语义与语用差异。尽管形式相似，“真是

的”在表达抱怨、不满等负面情绪时语气更强，语法化程度也更高，部分源于句末语气助词“的”的附

着；而“真的是”则保留真实性判断功能，语气较为缓和，常用于感叹、赞叹等复杂情绪。在非负面语境

中，“真是的”多呈假性埋怨，“真的是”则更偏感慨表达。本文还探讨了其语法化动因，如语用原则、

重复机制、重新分析、语境吸收等。未来可拓展至更多副词话语标记，深入探讨主观化与功能演变，完

善汉语话语标记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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